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75 周年，中央

统战部宣传办公室联合中

国新闻社制作了 8 集系列

专题片《大道薪传——中

国的民主党派》，邀请各民

主党派新一届中央领导同

志集体出镜，以“第一视

角”讲述实践与传承的故

事。看完专题片，感慨良

多，回顾民建同中共肝胆

相照、风雨同舟的光辉历

程，结合我曾祖父、民建创

始人之一吴羹梅的亲身经

历和我本人的感受，书写

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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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
作家、音乐家和教育家，丰子恺跟随
李叔同求学期间，深得李叔同的赏
识，丰子恺对于恩师李叔同的才华和
人品也极其钦仰，师徒二人情谊深
厚，惺惺相惜。

1928 年 2 月，李叔同在杭州灵隐
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随后到浙
江慈溪的伏龙寺做了客师和尚。第二
年，弘一大师把自己一生的诗作精心
挑选、认真誊写、汇编成册，却并没
有交给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是将这些
诗稿藏在寺院之中。

当时，作为弘一大师的得意弟
子，丰子恺和史良、邹韬奋、沙文汉
等人屡次上伏龙山拜见弘一大师，并
多次恳求弘一大师，希望他能将诗稿
拿出来，交给出版社出版。但是，丰
子恺等人的恳求被性格特别耿直的弘
一大师断然拒绝。于是，丰子恺等人

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当时，弘一
大师有一个小徒弟，才 8 岁，生得聪明
伶俐，深受弘一大师的宠爱，这个小徒
弟经常出入弘一大师的禅房。丰子恺等
人就用糖果和橘子等食物诱惑弘一大师
的这个小徒弟，叫他偷偷拿出了弘一大
师的钥匙，然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的
诗稿“偷”了出来。

随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诗稿中的
每一首诗都配了画，由邹韬奋负责，交
给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
出版，书名叫作 《护师录》。《护师录》
一 书 出 版 后 ， 丰 子 恺 将 新 出 的 书 和
18700元稿费邮寄给了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
他立刻写信把丰子恺狠狠骂了一顿，使
丰子恺从此再也不敢上门面见弘一大
师，直到弘一大师在福建病逝后，丰子
恺才来到弘一大师的灵前缅怀恩师，痛
哭不已。

丰子恺“偷”诗
王吴军

洪深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电影艺
术的开拓者，他还对我国的文字改革作
出了不菲的贡献，1935年7月，洪深在
《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千一百个基
本汉字使用教学法——献给推行识字运
动的众位先生》，他的老乡赵元任是中
国文字改革的先驱，洪深也对文字改革
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从洪深写《平民
惨剧》开始，他就对底层民众，也就是
大众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洪深是个戏剧家，在那个识字并不
普及的年代，戏剧本来就担负着教化民
众的作用，很多大字不识的平民，就是
通过看戏，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一些基
本常识，比如“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
贼子人人恨”等，甚至有的老百姓看到
兴奋处，还爬上舞台，把演员痛打一
顿。而洪深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
写了《一千一百字》，其目的就是为了

让大众掌握这1100个汉字，知道他们的
基本用法，这样，他们就能够看懂报纸、
看懂布告，就能够应付身边发生的事，所
以，这 1100 个汉字，是洪深精心挑选
的，最重要的是后面半句：献给推行识字
运动的众位先生，说明洪深对推行识字运
动，也就是平民识字运动，是非常推崇
的，而且他对兢兢业业推行识字运动的众
位先生，也是万分景仰的。

洪深的文字改革观是很现实的，他认
识到文字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大部
分的平民大众没有受到教育，他们看不懂
报刊，不了解国内外大事，更不了解自己
的生活权利和生存状况。针对大众的接受
现状和文字改革的缺陷，他认为“两个问
题非常重要”：第一，一般人应当认识的
字，最低限度的数目是多少。第二，我们
教他们这些字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的
这个改革，和后世的“扫盲”差不多。

洪深和文字改革
刘兴尧

1940年夏，重庆有一台为抗日劳
军发起的募款文艺晚会，需要一出“帽
戏”暖场，作家老舍自告奋勇，邀请梁
实秋作搭档，友情客串一段相声以助
兴。

老舍在北平的平民家庭长大，说得
一口字正腔圆、干脆圆润的北京话，土
音土语不折不扣，对相声颇有研究，他
挑选了传统相声段子《新洪羊洞》《一
家六口》，可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靠
记忆背写了脚本。

排练时，老舍向梁实秋面授机宜，
介绍要领：“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
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
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
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
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
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梁实
秋听了老舍的鼓励，慢慢打消了心里的
疑虑。

表演那天，两位文学大师粉墨登
场。他们穿着纺绸大褂，手拿折扇，走
到台前，一胖一瘦，恭恭敬敬地向台下
观众深深一鞠躬。随后绷着脸，面无表

情，泥雕木塑一般直挺挺地站在台上不开
腔。这时，观众早已乐不可支，笑得前仰
后合。只见老舍用扇子向台下一指，全场
立即安静了下来。老舍用道地的北京话开
言道：“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洋歌唱得不
错。”梁实秋说：“不错！”台下一阵哄
笑。“现在咱们两个小小子儿伺候一段相
声。”台下又是一阵笑声，观众的注意力
已被他们牢牢抓住。他们每说一句，就抖
一个包袱，有时你敲敲我的肩，我戳戳你
的头，观众笑声不断。

当表演到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一
激动，按照老相声的章法，举起折扇“狠
狠”地向梁实秋的头顶打去。梁实秋一
看，急忙向后躲闪，结果脑袋躲开了，老
舍的折扇却一下子把他的眼镜打了下来。
梁实秋反应敏捷，本能地两手一捧，恰好
用手接住了落下的眼镜，然后在空中托住
不动，傻站在舞台上不知所措……

台下观众看到这里，以为这是有意安
排的“绝活儿”，顿时笑声鼎沸，掌声雷
动。有人觉得不过瘾，甚至大声叫道：

“再来一个！”殊不知这一精彩表演，其实
是两人的“失手偶得”。

老舍客串说相声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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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相知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界艰难地
维持着，期待抗战胜利的尽快到
来。1945年8月17日，在工商界
召开的星五聚餐会上，我的曾祖
父吴羹梅发言呼吁工商界要“不
容一刻迟延”地行动起来，联合
发表共同宣言，争取权利。他在
发言中道出了民族工商界所面临
的危机，也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共
同的忧虑。他说：“我们固然相信
当局在今天不至于因为抗战胜利
了，后方民营工业成为累赘，就
把我们丢弃了。但客观现实使得
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今天我们
要参加政府一切复员计划，希望
当局不要尽派些大官要员。民营
工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尚且对
得起政府，今天抗战胜利了，更
不会对不起政府。”

在另一次星五聚餐会上，吴羹
梅发言激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在胜
利后的所为。他说，中国虽然有总
动员法颁布，其实从未动员，甚至
反而抵消了一部分力量。现在胜利
来临，从沦陷区获得一批资产，应
该好好地干，不要接收了台湾、东
北反而不能维持，总要能超过以
前，更进一步，流血才没有空耗。
八年来不合理的法令与税制都应取
消，与民更始，来个战后动员。胡
厥文也发言批判政府接收、复员工
作的不力。这些充分表现出民族工
商界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愤懑。
施复亮更为明确地说：不论讨论几
个纲目，最后必然还是一个政治问
题，工业界自己首先要团结起来，
共同争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
化，舍此之外，别无途径可循。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
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
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
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
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
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
境。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
理事长胡厥文及胡西园、吴羹梅、
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
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
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了
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会，商讨应付
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
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
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
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
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
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3
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
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
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
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
感到极度失望。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
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
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
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
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
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
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
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
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
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
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件事在
重庆的工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工商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足
够的了解，对共产党所知不多，在许
多问题上心存疑虑。毛泽东不计个人
安危，只身来到重庆，使人们看到
了共产党希望和平的诚意。此后不
断接触，工商界的同仁们特别是民
族工商界，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
了解，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人越来
越多起来。在这之中，毛泽东对工
商界人士的三次接见和周恩来一次
在星五聚餐会上有关经济的讲话，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月28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欢
迎毛泽东来重庆后，异常兴奋地到胡
厥文家中，介绍机场欢迎的场景和
毛 泽 东 的 书 面 谈 话 。 9 月 17 日 ，
毛泽东在曾家岩招待重庆部分工业界
人士，包括刘鸿生、潘昌猷、胡西
园、章乃器、范旭东和吴羹梅。几天
之后，为了继续加深工商界对中国共
产党的了解，也是出于礼节上的考
虑，吴羹梅联络了 5 位工商界名人
——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
园、章乃器，共同具名，在当时重庆
的民主老人鲜特生先生的住宅宴请
毛泽东。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到
达。席间，气氛轻松活跃，很少拘
束。进一步沟通了彼此的思想和感情。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等中共领导，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邀请重庆工商界团体的负责人举行座
谈会。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外的
大好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
针，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
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道
路，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共
产党应抱有的正确态度，等等。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毛泽东
在基本上了解了目前工商界的情况
之后，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就共产
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当时工商
界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的系统阐述，
使之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个
概括的了解。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
的3次交谈，在当时的工商界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消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
的某些误解和疑虑，使工商界与共产
党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随着形势的
发展，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也进一
步加快了。

9 月 11 日晚，黄炎培、胡厥
文、杨卫玉、章乃器、胡西园、吴羹
梅等再次开会，讨论政党的筹组工
作，由章乃器负责起草纲领。9月29
日，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
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
善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
会”。10月 3日，黄炎培、胡厥文、
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吴羹梅、
章元善、李烛尘讨论通过了《民主建
国会政治主张》。10 月 6 日，黄炎
培、胡西园、章元善、杨卫玉、孙起
孟再次就政治主张和组织原则进行了
讨论。

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
19 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
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题
为《当前经济大势》，肯定了工商界
关心政治是个进步，这是星五聚餐会
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集会。那时，工
商界对共产党关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
对 私 营 工 商 业 政 策 也 有 些 误 解 ，
毛泽东对此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比较
详尽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经济方针和
政策，消除工商界大多数人心中疑虑
的，还是周恩来这次在星五聚餐会上
的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

全面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和方针、
政策，在当时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经过8年的抗战，工商界人
士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
能，对它极度的不满和失望，希望能
对另一派政治力量共产党有所了解。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他们明白了共
产党的政策，了解到共产党在今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鼓励支持工商
界的事业的。

此后，工商界人士和后来成立的
民主建国会与共产党的关系越发地接
近起来。民族工商界为实现和平、民
主的政治斗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地
开展起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
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45
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
大厦召开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当
天，有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
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
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辞。大会通过了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
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
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
主建国会领导机关。从此，宣告了民
主建国会的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

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发表了
“五一号召”，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民建于
5月23日在上海吴羹梅家以星五聚餐
会的名义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
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
文、施复亮、张伯、杨卫玉、盛丕
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
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
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
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
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
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
系”的决议。

会后，吴羹梅从自己的铅笔厂拿
回油印机和钢板，连夜印刷了几百份

“五一宣言”的传单，第二天由他的
儿子吴乃昌将这些传单发放到各民建
会员手中。自此，民建放弃了最初成
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
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
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
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吴羹梅一家五口于1949年元旦
秘密离开上海，经株洲、广州转达香
港。到港不久，吴羹梅就与潘汉年同
志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许涤新、连
贯等人。1949年2月底，吴羹梅乘拉
丁美洲一艘 500 吨的小轮船由港启
程，2月25日，抵达烟台，然后乘敞
篷卡车，经青州、天津于3月8日抵
达北平。1949年4月，民建的理监事
有10余人到达北平。4月12日，举
行了到平的常务理事会。在4月22日
举行的在平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决
定推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
孟和吴羹梅5人组成小组，代行总会
常务理事会的职权。6月12日，经民
建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了
总会北平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由孙起
孟任总干事。8月21日，成立北平分
会，南汉宸被任命为分会理事长。

1949 年 4 月 ， 吴 羹 梅 作 为 团
长，带领59位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

“民主东北参观团”前往东北进行了
40多天的考察，这是全国解放前夕
首批到老解放区参观的团体，对共产
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

了深度全面的了解，进一步坚定了跟
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并打算在哈尔滨
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铅笔厂。1949
年8月，吴羹梅以公私合营方式，联
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
该厂是中国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引
起世人瞩目。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吴羹梅应周恩来同志的要求回到上海
协助上海解放稳定当地工商业生产的
工作。

1949年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
正式成立，有7位产业界的民主人士
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包达三、
张伯、俞寰澄 （未到前，由酆云鹤
代表） 和吴羹梅参加了筹备会的工
作。吴羹梅回忆说：“当我这个来自
国统区的一个中小工商业者首次步入
庄严的大厅参与国家大事时，是何等
的激动呀！我们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
为争取民主权利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人
们，如今堂堂正正地被共产党人请来
参与国家大事。我们真正地感到了共
产党的民主，感到了共产党人的可亲
可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于1949年 9月21日隆重
开幕，吴羹梅作为工商界15名代表
之一 （代表陈叔通、盛丕华、李范
一、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姬伯
雄、周苍柏、俞寰澄、张絅伯、吴羹
梅、巩天民、荣德生、王新元、刘一
峰。候补代表酆云鹤、冯少山）参加
了这次大会。

继续携手前进

改革开放后，吴羹梅作为全国政
协常委和两会工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在参政议政、落实政策、开展
咨询服务等项工作中，一直建言献
策，特别是在中国制笔协会的成立方
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1 年 1 月 27 日，在民建中
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服 务 经 验 交 流 会 ”
上，吴羹梅与人联名提出了 《关于
搞好我国制笔工业经济调整工作的
几点意见和建议》 的提案，提出了
节约铅笔木材加快活动铅笔的试制
工作，成立制笔工业协会等10个问
题。1981 年 2 月，吴羹梅和汤蒂
因、徐正元在民建和工商联以及政
协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国制笔协会的
提案，送交轻工业部。

1982年10月，轻工业部决定筹
建中国制笔协会。在轻工业部贺志华
副部长的主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
制笔协会于1983年 3月 24—30日召
开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吴羹梅和新
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担任关勒铭自来水
笔厂副经理的刘晓同志一起被聘为协
会的名誉会长。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
时，吴羹梅作了发言，表示希望与制
笔界同仁一起，为制笔业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尽力。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和
全国工商联当时也对中国制笔协会的
成立发去了贺词。

今年正好是中国制笔协会成立
40周年，协会也已于今年6月2日在
浙江义乌召开40周年纪念大会。

纵观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中国民主
党派的发展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才能得到长久和持续的发展，
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也
在参政议政，经济发展建设等方面为
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民建北京市朝阳区星五
支部会员）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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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何香凝早年留
学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她学画的目
的很明确，就是要“为革命的需要，绘
制军旗、符号、告示和军用票图案”。
回国后，她受岭南派画风影响，画出的
梅、菊、劲松、狮虎，渐渐显出苍劲有
力、威武雄强的气魄。

“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发表声
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避居
江浙，以寒梅自比，体现出决不姑息、
决不合作的态度。“为谁来补破河山，
腕底烟云未等闲。收拾雄心归淡泊，时
时曳杖款荆关。”何香凝画梅，遒劲古
茂，秃笔硬毫皴出老干的疤节，梅枝犹
如铁笔一般。画中风正气清、铁骨铮铮
的气势，让人顿生敬意。

抗战时期，何香凝多次向海外华侨
宣传抗战形势，华侨每捐一笔款，她就
送一幅画。为了给抗日将士们提供更多
捐款，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谁知蒋
介石虚与委蛇，对捐款之事闭口不谈。
回去后，何香凝气愤地将自己的一条旧

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赠诗一首：“枉自
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
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
巾帽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的画作立意讲究，雄浑遒逸，
别具一格。她的画作《狮》中，一头雄狮
伏地而卧，目光炯炯，雄视前方。狮子嘴
边的触须直如钢针，浓密的毛发顺颈部披
落。真可谓“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
妙铸形”。毛泽东曾对何香凝赞不绝口：

“先生之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
也觉得好。”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的梅兰竹菊图
一扫悲愤压抑之情，时常流露出安适祥和
之气。刘少奇、董必武、陈毅、沈钧儒等
人都欣然在其画作上题词、补笔，不仅给
何香凝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乐趣，也给中国
画坛留下了佳话。董必武在其“山水图”
上题诗曰：“眼观山水形，手写山水神。
形神皆毕肖，山水若留真”；陈毅也称赞
其画作的高超技艺：“画树重高洁，画花
喜独步；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

何香凝“以画为矛”
王剑


